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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随笔十七: 现代宣教神学的重要话题(二)
叶大铭博士
上期简述神的宣教的起源与内容中心，今期谈论神的宣教神学对神学的影响。

西方教会千多年来都是处于西方基督世界(Christendom)的情况内。所发展出来的神学和神学教育，借着宣教传遍世界，使主要世界的神学思潮和教育都跟着西方，带来错觉以为西方基督世界的神学
是唯一神学，西方神学教育是唯一教育方法。

现在西方基督世界已经消逝
。除了美国，所有西方教会都承认西方基督世界不再存在。即使美国保守派教会不愿意面对事实
，统计数字与社会情况显示美国社会也不再是西方基督世界。

在这个处境下，神的宣教神学兴起，带来普世神学很大的贡献。这贡献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
神的宣教神学带来西方神学的重整
1.
神的宣教神学带来宣教释经学 (missional hermeneutic)

西方释经学是以分析为基础。分析当然是基要的，但是任何人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前设的影响
。神的宣教神学带来的宣教释经学，就以神的宣教为释经的前设。

莱特(Christopher Wright)指出圣经是一个大故事，其内容中心就是神的宣教
。神赐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与神相交(约一1:3)，并塑造信徒和教会参与宣教(提后3:16,17)。从五旬节开始，使徒的事奉是成立和建立教会，他们写圣经的目的也是成立和建立教会
。宣教释经学就是从神的宣教的立场来释经，主要作用是帮助教会成长，无论是教会聚集时或教会走进社会时，都忠实活出基督身体的样式
。

根据Hunsberger现在宣教释经学有四个方向：
a.
圣经大故事的宣教方向

这是莱特和Goheen
的提倡。圣经故事是圣经的架构，而这故事是有关神的宣教，与神的子民参与这宣教。圣经的每部分都要从这立场来理解，否则便不能真正理解了。其它三方向都是根基于这方向
。
b.
圣经的宣教目的

这是Guder
的提倡。神赐圣经给人是有目的，就是塑造和装备神的子民作宣教见证。所以释经要达到这个目的
。
c.
读者的处境

这是Barram的提倡。神藉圣经给读者(地方教会) 特定宣教使命。因读者(地方教会)有其特殊社会处境，释经是使读者(地方教会)在这处境下明白他们的使命是什么。释经时要问特殊社会处境带来的问题：

这段经文怎样挑战我们的前设和盲点？

这段经文怎样阐明基督徒行为和企图？

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否过分着重基督里的胜利，而忽略了十字架？

这段经文怎样向穷人传福音与使被掳的得释放？我们的处境怎样会使我们曲解这信

息？

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有否使我们承认个人与结构性罪恶？

这段经文怎样阐明神在世界、我们的国家、城市与近邻的作为？我们被召可以作什

么？

d.
宣教与文化的互动

这是Brownson的提倡。新约圣经的内容与三个因素有关：旧约的传统、当时的处境与福音。新约作者应用旧约的传统，针对当时宣教的处境，阐明福音的意义。这三个因素的互动带来教会宣教的呼召，也成为释经的原则
。
2.
神的宣教神学带来后西方基督世界神学

西方神学有几个缺点。首先它从不提及宣教，因为西方已是基督教国家，不需要宣教。宣教是对外蛮夷的工作，不是神学的题目，而是实践神学的题目。
其次西方神学的内容是标题性，但是标题没有中心联系，给人的印象是互相脱节的。例如神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等没有清晰的彼此联系。因为缺乏联系，每个论点容易成为片面，不能全面阐释。例如中世纪后救恩变为个人因信基督而得到拯救福气，失去了神的国的意义和要求。基督论将基督作为救主和作为主分开。教会论也变为制度的设立和信条的接纳，信条不是为了建立教会信徒，而成为不同宗派之争论点
。
神的宣教神学可以弥补西方神学的缺乏。神的宣教既然是圣经的中心点，西方神学的所有标题靠这点得到联系，并按着圣经全面表达其内容。

这个神学的沿革是从巴特(Barth)的神学开始。福音派可能对巴特有一些抗拒，认为他的神学是新正统神学。一方面，巴特虽然强调神的道的权威，但是这道是基督，不是圣经，所以的确不符合福音派的信仰。另一方面，巴特的写作很着重圣经，因为藉着圣灵的工作，圣经可以成为神的道。他的教会神学(Church Dogmatics) 引用经文约15,000次，有约2,000次详细解释经文，所以他是根据圣经写神学的。巴特对神的宣教有极重大贡献，是宣教学不可以忽略的。

在巴特的神学中，宣教占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宣教是出于三一神的本质。神不单在作为上向外与被造物建立关系(ad extra)，更甚的是这向外性是神的内在本体(ad intra)
。这点将于下期更详细论述。巴特的拯救论以复和为中心，而不是称义。复和是出自神的向外性本质，因此复和也是教会的本质，所以教会一定是宣教教会，没有宣教便不是教会了
。称义是与圣灵召聚教会不可分开。成圣也与圣灵的建立教会不可分开。这些都是宣教的内容。最后巴特指出复和的福音不可停于称义和成圣，而是带来信徒的呼召与差遣
。巴特从圣经阐述的神学，很清楚说明神的宣教是神学中心。

神的宣教神学并不是西方的神学，而可以成为普世神学的根基。神的宣教神学可以按着不同处境发展为多种神学，帮助建立不同处境的教会参与宣教
。
3.
后西方基督世界教会历史

西方基督世界教会历史以西方教会历史为中心内容，非西方教会历史只属于宣教历史，只是宣教科目。给人的印象是非西方里神没有什么救赎作为，也没有重要教会历史。

这个西方的垄断已经结束了。但是有什么世界性的教会历史可以处代呢？现在开始有教会历史家重新的写教会历史，例如美国的Dale Irwin 和 Scott Sundquist，非洲的Kwame Bediako。这些都是少数，普世教会需要更多不同地域的教会历史，不只是某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公元后在那个地域的整个教会历史。

神的宣教怎样影响后西方基督世界教会历史呢？Sundquist 从神的宣教的概念提出普世教会历史的两点特色：基督的苦难与使徒的传承。

基督的苦难(cruciform) 首先指基督的十字架。当教会享受世界荣华权力时，教会便衰落，然后在贫穷与软弱边缘地带从新发展得力。因此我们要注视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与无权势的，而不是像传统历史注视有权势的与成功的。这样的历史并不容易写，因为很多边缘人是文盲，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但历史家应尽力搜纳资料(例如口语资料) 来写历史。

基督的苦难其次指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教信仰是泛文化的，可以适应任何社会文化。道成肉身、翻译性与处境化都可以帮助写这新历史。

第三，基督的苦难带来转化的含义。基督徒的舍己与受苦是为了带来自己的转变与他人和社会的转变。很多传统的西方基督世界教会历史着重基督教组织制度的历史，忽略了转化的功效。基督的苦难带来个人的改变和社会的转化
。

第二个特色是使徒的传承(apostolicity)。使徒的传承显示三一神的满溢的爱。圣父、圣子与圣灵之间的满溢的爱流溢至被造物，带来道成肉身、十字架、复活与升天，后果是复和。教会是一个复和的团体，被召在世界见证神的爱与复和。使徒的传承给教会历史带来三个含义。第一是既然使徒的传承是满溢的爱跨越地理和文化地流溢至其它被造物，我们要查看跨文化事迹，教会跨越地理和文化的事迹。第二是教会历史不可以忽略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不同的运动浪潮，形成不同的组织制度，但只有一普世教会。教会历史要避免只着重一些组织制度，尊此轻彼。第三是使徒的传承包括福音的信息与圣灵的能力，也包括神迹、治病、赶鬼等。教会历史应包括这一切
。
4.
后西方基督世界实践神学

神的宣教对实践神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西方基督世界里，很多时宣教是用强迫方法使人归信基督。现在当然不可以再用强迫方法，但是很容易从权势的强迫变为心理的强迫。在美国，市场化推销(marketing)是普遍采用的方法，这方法在教会也很流行。在实践神学里这方法也经常被采用。某一程度上，作为有智慧的方法市场化推销可以被接纳，但是市场化推销是根基于消费主义，以人的情欲意愿为推动力，同时打心理战，容易违背圣经所着重的信任、友谊、非强迫与坦诚。所以实践神学要很谨慎的采用市场化推销方法
。

另一方面，现在属灵操练是很流行。神的宣教指出单纯个人的属灵更新是不足够的，更新应带来宣教的参与。
最后，在西方神学里，神学与实践神学是分开的，宣教是属于实践神学。而神学是被看为首要，宣教是次要之一。在神的宣教神学里，神的宣教是神学的中心。这点会带来神学教育很重大的改变。
三.
神的宣教神学带来西方神学教育的重整

神的宣教神学带来西方神学内容的重整，包括释经学、神学、教会历史与实践神学。既然如此，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西方神学教育必须重整。因为西方神学教育已经普及至全世界，非西方神学教育也通常跟着西方，所以普世神学教育也需要重整。

这个重整是以神的宣教为中心，遍及释经学、神学、教会历史与实践神学。当神学教育的所有内容都以神的宣教为中心，我们就接近圣经所要求的神学教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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